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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战疫

撰稿｜马纶鹏

　　在坚信科学，相信政府，托付给医疗和科研专业人员之外，我们在疫情前，百般脆弱，唯有守望相助，彼此守护。

这也是大部分电影传递给我们的最终信息。

在西方，“安东尼瘟疫”( 包括伤寒、天花、麻疹等 ) 加速了罗

马帝国的衰亡，14 世纪的黑死病的背后却闪耀着欧洲文艺复兴

的光芒。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全民娱乐就是电影，也包括之后

的衍生品电视和现在的流媒体。如果在传染病和电影之间找共

通点，那就是“流行”。某种程度上，疾病和电影都在塑造人

类历史，特别是我们每个人的当代史。而电影也在不断地、不

遗余力地去反映、解析、反思着各种疾病，特别是传染病，同

样也是在反照我们自己。

悲从心来的一个事实，我们注定和自身的很多疾病一直相

伴。马尔克斯写了《百年孤独》，还写了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

里面最感人的一句，“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，是没能为爱

而死”，因为“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”。莫名或已知的

病毒、细菌一旦变得“流行”，把所谓文明搅得天翻地覆，生

命一夜凋零。

向死而生、向阳而生。人类和传染病、慢性病、各种细菌

病毒的斗争从未间断，也不会停止。殷墟甲骨文上就有“疾年”

的文字，中国几乎每一次农民运动都和疾病流行有着密切关系；

疾病和电影都在塑造当代史

《极度恐慌》剧照。




